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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福建的地域传统是以属“ 南岛语族”文化圈的“ 闽越”土著为“ 底
层”的。对于从事福建（ 包括整个华南） 文化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，这一地区如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福建地方史的起点和背景，是作为“ 土著”的“ 闽越”。而作为土著“ 残余”的




“ 闽越”作为土著“ 残余”的长期存在，首先与“ 教化”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
“ 汉化”有密切关系。早在唐代，当李椅、常衮等人被奉为闽地人文教化之先时，其
所“ 教”所“ 化”者，自然是“ 闽越”、“ 东瓯”之流。如唐人独孤及所撰《 李成公
去思碑》 云：
闽中无儒家流 , 成公 ( 李椅) 至而俗易 , 民赖德施 , 古今一也。初 ,
成公之始至 , ⋯⋯殂豆既修 , 乃以五经训民 , 考校必精 , 弦诵必时 , 于是
一年人知敬学, 二年学者功倍, 三年而生徒祁祁, 贤不肖竟劝 , 家有洙泗 ,
户有邹鲁, 儒风济济, 被于庶政。大历十年, 岁在甲寅秋九月 , 公薨于位。
于是群吏庶民、耆儒诸生 , 雨泣庙门之外 , 若有望而不至 , 号曰 : “ 岂不
欲斯文之渐渍于东瓯之人欤? 不然 , 何锡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?”⋯⋯闽越
旧风 , 机巧剽轻 , 赀货产利 , 与巴蜀埒富 , 犹无诸、余善之遗俗 , 号曰难




了更加不二的表达，如《 侯官乡土志》 在论及“ 蜑族”等人类时谓：
大抵闽之蜑族与粤之蜑户种类相同 , 与浙之堕民品流差等。徐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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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，宋时即著于神迹，并屡获敕封 5 。明初洪武十年，“ 诏下礼官，议从神故封，称
汉闽越王之神”。瞿庄为此所作《 庙记》，把无诸描写成了“ 渐摩风教俗以淳，秀民
挺拔宣人文”的开闽之祖，其功绩、地位大有盖过李椅、常衮之势：
惟鬼神福善祸滛 , 功用叵测 , 默赞于我皇猷 , 凡厥有位 , 宜敬崇报 ,
故自郊庙迄于中祀 , 銮辂必临 , 躬行荐裸 , 所在祠祭 , 则各命有司 , 而庙
额神号 , 务从古质 , 尤虑应祀而逸也。特饬礼部咨询方镇 , 举寻旷典 , 俾
无遗失。此汉闽越王岁时祀典所由复兴也。王讳无诸 , 姓驺氏 , 其先禹之
苗裔 , 夏后少康 , 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 , 以奉禹祀 , 于是始有越国之名。
后二十余世 , 至勾践为越王 , 又六世 , 无疆为楚所败 , 越以此散 , 诸族子
争立 , 或为王 , 或为公 , 滨于江南海上 , 王其后也 , 上距无疆为七世。秦
并天下 , 以其地为闽中郡。及诸侯伐秦 , 王率兵以从。秦亡 , 复佐汉灭项
籍。高帝五年 , 以功复立为闽越王 , 王故治。唐大中间始建祠于钓龙台山
之西。腾英厉响, 久著灵迹 , 水旱兵疫, 邦人祷之无弗应者。宋宣和二年 ,
封镇闽王 , 赐庙额曰“ 武济”, 提点刑狱俞向撰庙碑 , 纪灵异甚悉。历胜
国 , 更封真君。入国朝来 , 有司弗举 , 成旷典者十二年矣。乃洪武丁巳 ,
诏以仪銮使江宁叶公茂来为福建布政使。公敦本务实 , 治民事神 , 咸极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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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。莅事之明年 , 政务毕举 , 神人以和 , 尤虑祀典弗究 , 无以称上意 , 乃
延父老历询郡祀 , 始得神之始末。⋯⋯由是佥议即其灵迹 , 达于中书 , 下
礼官议 , 从神故封 , 称曰汉闽越王之神 , 遵新制也。⋯⋯闽在古为百越文
身之地 , 至王以神明之胄居之 , 故能委心中国 , 从诸侯兵 , 踣秦毙楚 , 佐
炎汉成帝业。策勋盟府 , 显受王封 , 三山磅礴之气为之增壮。自时厥后 ,
渐摩风教 , 用夏变夷 , 驯至唐宋之世 , 笃生秀民 , 或立言垂训 , 或为世宰
辅。蝉蜕荒服之习 , 藻沫邹鲁之化者 , 王实开之。按祭法 , 能御大灾、捍
大患则祀之, 然公之举旷典, 神之服休命, 谁不曰宜哉! ⋯⋯ 6




















乾隆《 福州府志》 在记述福州方言时称：“ 谓妇女曰：珠娘。任昉《 述异记》：
‘ 越俗以珠为上宝，生女谓之珠娘。’《 闽小记》：‘ 福州呼妇人曰珠娘。’7 ”从任昉












由口语记为文字时，从“ 珠娘”改写成了“ 诸娘”，并对其含义和之所以是“ 诸娘”
而非“ 珠娘”的道理重新作了一番解释。最早出现“ 诸娘”之说的是一些方言著作，
如陈衍《 福州方言志》 云：“（ 福州） 女呼诸娘。案：当谓无诸国之娘。11 ”又如叶





《 竹间续话》 云：“ 周亮工《 闽小记》 云：福州呼妇人曰‘ 珠娘’，其来旧矣。⋯⋯
按：福州称男曰‘ 唐补人’，盖以唐时，衣冠相率迁闽，故尊称之也；呼女曰‘ 诸
娘’，盖闽为无诸地也。珠娘或即诸娘之讹音。粤东称伎曰‘ 珠娘’，未闻闽有‘ 珠
娘’之称。13 ”显然，在陈衍等人看来，与流传更广且久的“ 珠娘”相比，“ 诸娘”










关“ 诸娘”与“ 唐补人”（ 在近人的书写中亦作“ 唐部人”、“ 唐晡人”） 称呼来历
及其相应民俗的更为丰满的描述，我们可以地方史家方炳桂先生的记述为例，这一
故事被演绎得甚是有趣，在流行于整个闽江下游地区的相关说法中也颇具代表性：
福州人称已婚的女人为“ 诸娘人”, 未婚的为“ 诸娘囝”; 称已婚的男
人为“ 唐部人”, 未婚的为“ 唐部囝”; 妻称夫为“ 长晡”或“ 老公”, 夫称
妻为“ 老傌”。这是为什么呢?
话说五代十国后期 , 闽国内部互相残杀 , 国力渐弱 , 因此南唐兴兵犯
闽。也有说是那时中原汉人大量入闽。不管哪一种传说 , 都称入闽者为唐
兵或唐人。唐兵或唐人入闽后 , 均以胜利者自居 , 要占闽国妇女为妻 , 并
由军中统一抓配。因闽国的妇女均为闽越王无诸的后裔 , 所以唐兵或唐人
称她们为“ 诸娘人”、“ 诸娘囝”, 所到之处就喝令 : “ 把诸娘人、诸娘囝
统统抓起来! ”妇女们惊叫 : “ 唐部人来罗! ”大家闻风而逃。据说这就是
“ 诸娘人”、“ 诸娘囝”、“ 唐部人”、“ 唐部囝”称呼的由来。
抓来的“ 诸娘人”、“ 诸娘囝”有年轻也有老的 , 唐兵中同样也有年轻
的年老的 , 如何分配撮合呢? 他们想了个办法 , 把抓来的妇女个个用麻袋
从头套到身, 然后让唐兵自己去摸选, 摸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, 不得反悔。
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老夫配少妻、老妻嫁少夫的尴尬事。年轻女子配老夫的




随着时间的推移, “ 唐部人”与“ 诸娘人”都生了“ 诸娘囝”、“ 唐部
囝”, 融为一体了, 所以“ 唐部人”对“ 诸娘人”来说已不是“ 短晡” ( 晡
是夜的意思) 而是“ 长晡”了。14
由此可见，“ 唐部人”与“ 诸娘”不仅成了地方社会中基本的“ 男/女”关系的
代称，而且还推衍出了某些民俗生活的象征意义，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民俗生活及其






唐末大量北方汉人入闽 , 或说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兵犯闽 , 这些“ 唐部
人”掠闽越王无诸后裔“ 诸娘人”和“ 诸娘囝”为妻 , 把男人都赶上山或
赶下江河。这些“ 诸娘人”怀念自己的亲人 , 后偷偷约定以乞讨为名 , 于
正月初二、初三两日相会。“ 诸娘人”做了许多 送亲人 , 有的 中包以
金银珠宝。亲人把 拿回家 , 急着掰开来吃 , 目的在寻找金银珠宝 , 无心
吃 , 所以往往“ 吃成篾还不知什么馅”。亲人中的孩子 , 人家就会讥讽
他们“ 伊奶做 ”、“ 伊奶做 没馅”等。小孩觉得“ 伊奶做 ” ( 母亲被
人占去) 是不光彩的事 , 所以吃了 就把 箬偷偷贴到别的小孩背上 , 嫁
丑于人。这样就有了“ 吃了 箬贴人 ”的说法。
尽管“ 诸娘人”已与“ 唐部人”生儿育女 , 融为一体了 , 但“ 诸娘人”
原来的亲人 , 包括前夫、母亲等 , 对“ 唐部人”还是恨之入骨。对“ 诸娘
人”与“ 唐部人”生的孩子视若眼中钉。所以有的孩子不知好歹 , 到外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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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讨 ”是清代以后流行于福州地区“ 水上人”中的习俗，每逢农历新年过后数
日，“ 曲蹄婆”们三五成群上岸挨家挨户唱曲乞赏 粿，俗称“ 曲蹄讨 ”，“ 岸上






“ 蛮婆”亦称“ 三条簪”、“ 三把刀”、“ 平胶（ 脚） 嫂”，由于她们有着与众不同的、
引人注目的头饰与穿着打扮，多住于城外且均为天足等更加外在和明显的“ 特征”，
因此也往往被更加“ 确凿无疑”地指认为“ 无诸遗族”。
最早有关“ 蛮婆”的记载，是英国传教士杜列图（ R.Justus Doolittle） 在
1851—1862年留居福州期间所记：
从别的地方来到福州的外国人 , 都会立刻被那些有着一双天足、穿
着过膝的马裤从街市走过的妇女所吸引——实际上 , 为怕弄脏 , 她们的裤
子常常卷到膝盖以上。不仅她们的大脚明显与小脚女人不同 , 袖子的下端














闽侯境内 , 有一种“ 蛮婆”, 亦叫“ 平脚嫂”, ( 因为都没有缠足) 有
人说是蛮民的一族。据说秦汉以后 , 尚未同化于汉人 , 唐代乱起 , 蛮民男
子几尽被戮 , 女子强配汉人。这种蛮婆 , 多勤苦劳作 , 胜于男子。服饰甚
奇特 , 除戒指手镯之外 , 更有一种脚镯 , 耳环直径甚大 , 形似帐钩 , ( 现
在与兴化府各地方的妇女所挂的耳环 , 大半尚是这样。) 发上有簪三枝 , 长
达八寸多, 其形似刀, 中插一枝, 左右各一枝, 福州人称做“ 三条簪”; 又
因其形似刀, 故叫做“ 三把刀”。她们体格强健 , 做事活泼 , 福州城内货物
的搬运 , 大有赖于她们。每当清晨时候 , 登高远望 , 便见着三把刀灿烂的




日人野上英一在其《 福州考》 一书中记述福州人的不同类别时，亦以“ 蛮婆”之属
别之为一族，名曰“ 三本剑”（ 即“ 三把刀”），并明确指其为“ 闽族之遗裔”，她们
与“ 闽族”、“ 蜑族”和“ 畲族”一样，都是构成所谓“ 福州人”的一部分19 。日人




生意，里城（ 义：进城） 卖蜜枣，唐晡毛本事，日日捧饼 （ 音láo）（ 原字为上“ 竹”
下“ 老”，义：竹匜） 21 ”这首富有乡土情趣的歌谣，很生动平实地反映了“ 平胶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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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, 为南洋近边的海岛人种 ; 所以面貌习俗 , 与日本的九州一带 , 有点相
像。其后汉族南下 , 与这些土人杂婚 , 就成了无诸种族 , 系在春秋战国 ,
吴越争霸之后。到得唐朝 , 大兵入境 ; 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 , 只
留下女人 , 以配光身的兵士 ; 故 而 直 至 现 在 , 福 州 人 还 呼 丈 夫 为“ 唐 晡
人”, 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, 同时女人的“ 诸娘仔”之名 , 也出来了。还
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 , 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 ,
俗称他们作三把刀 , 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。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 , 都
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 ; 她们誓死不肯从敌 , 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 ,
预备复仇。22




“ 象征性对抗”（ symbolic resistance） 的意味23 。若非如此，其意义则只在于使“ 蛮
婆乃无诸之种”变得更加“ 真实合理”的逻辑表达而已。
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由“ 汉人（ 唐部人） —闽越族（ 无诸族）”这一“ 二元结
构”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社会分类及其历史与文化表述，实际上包括了下述三组基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新观念。《 侯官乡土志》、《 闽县乡土志》 等乡土教材的编撰，使“ 人类”、“ 族”
等构成“ 乡土”和“ 地方”的观念渗透于民间，传统上的“ 非我族类”开始与“ 种
族”、“ 民族”等新概念嫁接，为族群标签的再定义提供了新的资源。在这样的时空
背景之下，出现凡此种种的“ 流行语”也就不足为怪了26 。在这些看似繁杂的表象背







实际上，除了“ 唐部人”、“ 诸娘”、“ 蛮婆”和“ 曲蹄”这些构成地方社会的
主体人群类别之外，在流传于闽江下游地区（ 包括整个福建） 民间的族群故事中还
常常出现一种罕见文献提及的“ 另类”之人：“ 白眉发人”。笔者在福州一带走访期
间，曾多次听乡间父老提到这类“ 白眉发人”，并且大多与“ 诸娘”、“ 三把刀”一
样，也被指称是“ 无诸国的人”。这种人往往被人们描绘成白头发，白皮肤，蓝眼
睛，是闽越国的“ 本地人”，后来被王审知带部队剿灭，遁入水上者变成了“ 曲蹄





民俗生活中，“ 无诸”几乎成了“ 历史”的代名词。生活于“ 历史”、创造着“ 历
史”并不断被“ 历史”所创造的人们，在对被认为是与自己不同的人作“ 非我族类”









渐趋消失，或者失去了原有的象征（ 身份等级） 和社会（ 权力与资源分配） 意义，
“ 蛮婆”的“ 三把刀”终不复见，妇女在服饰上的“ 城/乡”、“ 贵/贱”、“ 水/陆”之
52












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 , 有这种种的沿革 , 所以福建人的面貌 , 和一般
中原的汉族, 有点两样。大致广颡深眼, 鼻子与颧骨高突 , 两颊深陷成窝 ,
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。这一种面相 , 生在男人的身上 , 倒也并不觉得特
别; 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 , 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 , 看起来却个个都
是线条刻划分明 , 像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。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 , 是
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。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 , 不见天日 , 白腻原也应
该; 最奇怪的 , 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 , 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
红 , 像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。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 , 吃的闽
江江水, 总也是一种关系。
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 , 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 , 是一种蛮族。
后来到了那里 , 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 , 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 , 但进
步得却很快 ; 又因为东南是海港的关系 , 中西文化的交流 , 也比中原僻地
为频繁 , 所以闽南的有些都市 , 简直繁华摩登得可以同上海来争甲乙。及
至观察稍深 , 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 , 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 , 比苏杭的
女子要高好几倍 ; 而装饰的入时 , 身体的康健 , 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 , 又
米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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